
书书书

文白对照

四库全书精华

集
部
·
柳
宗
元
诗
文
集
（下）

李 娈摇主编



目摇摇录
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 员-----------------
铭杂题 员----------------------
井铭并序 员---------------------
舜禹之事 猿---------------------
谤摇誉 苑----------------------
鞭摇贾 员圆----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一 员源---------------
题摇序 员源---------------------
杨评事文集后序 员源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二 员愿---------------
序 员愿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送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 员愿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三 圆员---------------
序摇别 圆员---------------------
送薛存义之任序 圆员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四 圆猿---------------
序 圆猿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圆猿-------------
愚溪诗序 圆缘--------------------
序摇棋 圆愿----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五 猿园---------------
序 猿园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猿园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六 猿圆---------------
记官署 猿圆---------------------
全义县复北门记 猿圆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七 猿源---------------
记亭池 猿源---------------------
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猿源-------------
零陵三亭记 猿愿--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八 源员---------------
记祠庙 源员---------------------
零陵郡复乳穴记 源员-----------------
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源猿----------------
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源缘----------------
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源怨----------------
永州铁炉步志 缘员-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九 缘猿---------------
记山水 缘猿---------------------
游黄溪记 缘猿--------------------
始得西山宴游记 缘远-----------------
钴钅母潭记 缘愿--------------------
钴钅母潭西小丘记 远园-----------------
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远圆----------------
袁家渴记 远源--------------------
石渠记 远远---------------------
石涧记 远愿---------------------
小石城山记 苑园-------------------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苑圆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三十 苑缘----------------
书明谤责躬 苑缘-------------------
与杨京兆凭书 苑缘-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一 愿缘---------------
书 愿缘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与吕道州论《非国语》书 愿缘--------------
答吴武陵论《非国语》书 愿怨--------------
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怨圆---------------
与友人论为文书 怨缘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三十二 怨愿---------------
书 怨愿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怨愿----------------
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员园源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三十四 员园苑---------------
书 员园苑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员园苑----------------
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员员猿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四十四 员员远---------------
非《国语》上 员员远------------------
不摇藉 员员远---------------------
三川震 员员愿---------------------
大摇钱 员圆园---------------------
无摇射 员圆员---------------------
问摇战 员圆猿---------------------
骨节专车摇 矢 员圆缘-----------------



卜 员圆苑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柳宗元文集卷四十五 员圆愿---------------
非《国语》下 员圆愿------------------
命摇官 员圆愿---------------------
戮摇仆 员圆怨---------------------
叔鱼生 员猿园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■摇摇文白对照四库全书精华摇摇■ 



集

部

·

柳

宗

元

诗

文

集

▲

 员摇摇摇

柳宗元文集卷二十

铭杂题

井铭并序

始州之人，各以罂臬瓦负江水，莫克井饮。崖岸峻厚，旱

则水益远，人陟降大艰。雨多，涂则滑而颠。恒为咨嗟。怨

惑讹言，终不能就。元和十一年三月朔，命为井城北隍上。

未晦，果。寒（食）冽而多泉，邑人以灌。其土坚土自，其

利悠久。其相者，浮图谈康、诸军事牙将米景。凿者蒋晏。

凡用罚布六千三百，役庸三十六，大砖千七百，其深八寻有

二尺。铭曰

盈以其神，其来不穷，惠我后之人，噫！畴肯似于政，

其来日新。

【译文】

原先，柳州的百姓都用一种大肚小口的瓦罐去背江水，

喝不上井水。江岸险峻高大，天旱时江水就离岸更远，背水

的人上下来往非常艰苦。雨多的时候，道路太滑容易摔倒，

人们经常为此发愁。他们既抱怨取水的困难却又迷惑于妖言

邪说，始终没有打成水井。元和十一年三月初一，命令在北

面的城壕上打井。不到一个月，水井打成。井水喝起清凉爽

口，而且水源很足，城里人都到这里来取水。井壁土质坚

实，它带给人们的好处一定会很长久。勘测井位的人有和尚

谈康、州衙门中管理各种军务的副将米景，主持凿井的匠人

叫蒋晏。打这口井，共用去罚来的钱币六千三百，雇用打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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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三十六人，用大砖一千七百块。井深六丈六尺。铭文说：

井水充足是由于自然界的奇妙作用，它的来源无穷无

尽，造福后代子孙。唉，如果有人能把这种精神推广于施

政，未来的气象就会月异日新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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舜禹之事

魏公子丕，由其父得汉禅。还自南郊，谓其人曰：

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。”由丕以来皆笑之。

柳先生曰：丕之言若是可也。向者丕若曰：“舜、禹之

道，吾知之矣”，丕罪也。其事则信。吾见笑者之不知言，

未见丕之可笑者也。

凡易姓授位，公与私，仁与强，其道不同；而前者忘，

后者系，其事同。使以尧之圣，一日得舜而与之天下，能

乎？吾见小争于朝，大争于野，其为乱，尧无以已之。何

也？尧未忘于人，舜未系于人也。尧之得于舜也以圣，舜之

得于尧也以圣，两圣独得于天下之上，奈愚人何？其立于朝

者放齐犹曰“朱启明”，而况在野者乎？尧知其道不可，退

而自忘；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，进而自系。舜举十六

族，去四凶族，使天下咸得其人；命二十二人，兴五教，立

礼刑，使天下咸得其理；合时月，正历数，齐律、度、量、

权衡，使天下咸得其用。积十余年，人曰：“明我者舜也，

齐我者舜也，资我者舜也。”天下之在位者，皆舜之人也。

而尧阝贵然，聋其聪，昏其明，愚其圣。人曰：“往之所谓尧

者果乌在哉？”或曰“耄矣”，曰“匿矣”，又十余年，其思

而问者加少矣。至于尧死，天下曰：“久矣，舜之君我也。”

夫然后能揖让受终于文祖。舜之与禹也亦然。禹旁行天下，

功系于人者多，而自忘也晚。益之自系亦犹是也，而启贤闻

于人，故不能。夫其始系于人也厚，则其忘之也迟。不然，

反是。

汉之失德久矣，其不系而忘也甚矣。宦、董、袁、陶之



■摇摇文白对照四库全书精华摇摇■



集

部

·

柳

宗

元

诗

文

集

▲

源摇摇摇 

贼生人盈矣。丕之父攘祸以立强，积三十余年，天下之主，

曹氏而已，无汉之思也。丕嗣而禅，天下得之以为晚，何以

异夫舜、禹之事耶？然则汉非能自忘也，其事自忘也；曹氏

非能自系也，其事自系也。公与私，仁与强，其道不同，其

忘而系者无以异也。尧、舜之忘，不使如汉，不能授舜、

禹；舜、禹之系，不使如曹氏，不能受之尧、舜。然而世徒

探其情而笑之，故曰：笑其言者非也。

问者曰：“尧崩，天下若丧考妣，四海遏密八音三载。

子之言忘若甚然，是可不可欤？”曰：是舜归德于尧，史尊

尧之德之辞者也。尧之老更一世矣，德乎尧者，益已死矣，

其幼而存者，尧不使之思也。不若是，不能与人天下。

【译文】

魏公子曹丕凭借他父亲曹操打下的基础得到汉朝的禅

让。他从南郊祭天回来，对他的群臣说：“舜禹接受禅让那

种事，我现在完全了解了。”从曹丕以来人们都讥笑他这

句话。

我柳先生说：曹丕这样说是可以的。当时曹丕如果说：

“舜禹禅让的道理，我已经懂得了。”这是曹丕的大错误。

然而他讲的是事势，那是符合实际的。我只看到讥笑者不懂

得这句话的意思，看不出曹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。

凡是在改朝换代的情况下禅让帝位，是处以公心还是出

于私意，是凭借道德还是依靠强力，它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

的；但前代的帝王已被人们遗忘了，继承的君主已为人们所

拥护，这种事势是相同的。即使像尧那样圣明，得到舜以后

立即就把天下交给他，行吗？我可以预见那样就会发生动

乱，小则在朝廷上引起激烈的争议，大则在民间发生斗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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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样造成的混乱局面，尧也没有办法收拾。那是为什么呢？

因为尧还没有得到人们遗忘，舜还没有被人们拥护。尧信任

舜是因为尧圣明，舜得到尧的信任是为舜圣明，只有圣明的

人在天下人了解他们之前互相了解，对那些不了解他们的有

什么办法呢？不要说那些老百姓，就是那个在朝做官放齐尚

且不了解舜的圣明而竟说：“丹朱开明。”更何况那些在民

间的人呢？尧知道那样的办法不行，就退居幕后让人们慢慢

忘掉他；舜知道尧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忘掉他而拥护舜，于

是舜就进一步去主动争取人民对自己的拥护。舜选拔了十六

个氏族首领，除掉了四个凶恶的氏族首领，使天下人都得到

有才能的首领；他任命了二十二个大臣，提倡五种道德规

范，制定礼制刑法，使天下都得到很好的治理；正确划分四

时月份，整理历法，统一乐律和度、量、权衡，使天下人都

能正确地使用这些。经过十多年后，人们都说：“开导我的

是舜，治理我的是舜，帮助我的是舜。”天下那些做官的，

都是舜任用的人。然而尧衰老了，耳朵聋了，眼睛模糊了，

头脑也不清楚了。人们说：“从前所说的那个尧究竟在那

里？”有的人说：“他老了。”也有人说：“隐居起来了。”又

过了十多年，那些思念尧而问起他的人更加少了。及至尧逝

世时，天下的人说：“舜当我们的君主已经很久了。”在这

样情况下，才能在尧的祖庙里接受禅让，继承尧最终放弃了

的帝位。舜后来把帝位禅让给禹，也是这样的情况。禹治水

走遍天下，他的功迹为人们怀念得很多，而他退居幕后很

迟。伯益也迟迟没有在人们中间树立威望，取得拥护，而启

的贤能却又为人们所闻知，所以禹最后没有能够把帝位禅让

给伯益。君主当初功绩大对人们的影响深，那么人们忘记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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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迟。不然的话，人们就会很快忘记他。

汉朝的政治腐败已经很久了，它不受拥护而被人们遗忘

的情势十分严重。宦官、董卓、袁氏兄弟、陶谦等人残害百

姓，罪大恶极。曹丕的父亲曹操平息祸乱，建立强大的势

力，经过了三十多年，天下的统治者实际上是曹姓的人了，

人们已经不再思念汉朝。曹丕继承曹操而受汉献帝的禅让，

天下的人感到得到他为君已经晚了，这跟舜禹禅让的情况有

什么不同呢？然而汉朝的帝位并不能像尧舜那样自愿让人们

忘记，而是他们所做的事不得人心才被人们忘记的；曹氏父

子也不能像舜禹那样使人们拥护自己，而是他们建立的功绩

获得了人们的拥护。虽然其中或从公心出发，或由私心出

发，或者凭借仁德，或者依仗强力，舜禹禅让和汉魏禅让所

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，但他们中间一方被遗忘，一方受拥

护，这是没有什么不同的。尧和舜如果不像汉末帝王一样被

人们遗忘，就不可能把帝王传授给舜和禹；舜和禹如果不像

曹氏父子一样受人们拥护，就不可能从尧和舜那里接受帝

位。但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只是窥测他的思想动机就讥笑他。

所以我说：讥笑他的话的人是不对的。

有人问：“尧去世时，天下的人好像死了父母一样，全

国三年不奏乐。你说人们忘记了他，似乎说得过分了，这可

不可以这样说呢？”我回答说：这是舜有意把功德归之于

尧，以及史书上尊崇尧的德行的说法。尧衰老退居幕后已经

有三十年之久了，那些对尧感恩戴德的人，越来越多地死去

了。其中当时年幼而还活着的人，尧有意设法不让他们思念

自己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尧就无法把天下禅让给别人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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谤摇誉

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，亦各有道。君子在下位则多谤，

在上位则多誉；小人在下位则多誉，在上位则多谤。何也？

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，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，得其宜则誉

至，不得其宜则谤亦至。此其凡也。然而君子遭乱世，不得

已而在于上位，则道必口弗于君，而利必及于人，由是谤行于

上而不及于下，故可杀可辱，而人犹誉之。小人遭乱世而后

得居于上位，则道必合于君，而害必及于人，由是誉行于上

而不及于下，故可宠可富，而人犹谤之。君子之誉，非所谓

誉也，其善显焉尔，小人之谤，非所谓谤也，其不善彰焉

尔。然则在下而多谤者，岂尽愚而狡也哉？在上而多誉者，

岂尽仁而智也哉？其谤且誉者，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？然而

世之人闻而大惑，出一庸人之口，则群而邮之，且置于远

迩，莫不以为信也。岂惟不能褒贬而已，则又蔽于好恶，夺

于利害，吾又何从而得之耶？孔子曰：“不如乡人之善者好

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善人者之难见也，则其谤君子者为不

少矣。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，传之记者，叔孙武叔，时之

贵显者也。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，是以在下而必困也。及乎

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，功利及于天下，天下之人皆欢而戴

之，向之谤之者，今从而誉之矣。是以在上而必彰也。

或曰：“然则闻谤誉于上者，反而求之，可乎？”曰：

“是恶可，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！

其所自善人也，则信之；不善人也，则勿信之矣。苟吾

不能分于善不善也，则已耳。如有谤誉乎人者，吾必征其所

自，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。其有及乎我者，未敢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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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。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，吾又安取惧

焉？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，吾又安取荣焉？知我者之善不

善，非吾果能明之也，要必自善而已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凡是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毁谤或赞扬，各有不同的原因。

君子处在下位时受到诽谤多，处在上位时受到赞扬多；小人

处在下位时受到赞扬多，处在上位时受到指责多。这是什么

原因呢？因为君子适合在上位而不适合在下位，小人适合在

下位而不适合在上位。一个人所处的地位适宜，赞扬就来

了；所处的地位不适宜，毁谤也就来了。这是通常的情况。

但是，君子如果不幸遇到乱世，又不得已处在上位，那么他

的政治主张一定会与君主发生矛盾，然而人们一定会从他的

主张中得到利益。因此，对他的诽谤就只会流行于上层，而

不会影响到下面，所以他可能被杀戮，可能受屈辱，然而下

面的人还是称赞他。小人却要遇到乱世，然后才能够爬到上

位，那么他的政治主张一定会迎合君主，然而人民就一定会

从中受害。因此，对他的称赞就只会流行于上层，而不会达

到下面，所以他会受到宠爱，能够获得富贵，但是下面的人

还是要指责他。对君子的称赞，其实并不能叫称赞，只不过

是如实地显示了他的美德而已；对小人的指责，其实并不能

叫指责，只不过是把他的罪恶揭露出来罢了。这样说来，那

些处在下位而受到很多指责的人，难道都是愚蠢和狡猾的人

吗？处在上位而受到很多赞扬的人，难道都是有道德和才智

的人吗？那些指责或称赞别人的人，难道都是明白道理又善

于掌握褒贬的标准吗？可惜社会上一些人听到某种称赞或指

责就分不清是非，本来出自某个庸人之口，大家就不分是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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纷纷传播，并且传到远近四方，没有人不信以为真。岂只是

褒贬不当而已，他们还被自己的好恶所蒙蔽，根据自己的利

害去判断，我们又从哪里去了解一个人好坏的真实情况呢？

孔子说：“不如他家乡的好人称赞他，家乡的坏人憎恶他。”

好人是难得见到的，那么岂不是诽谤君子的人就不少，诽谤

孔子的人也不少。《论语》上记载着的叔孙武叔，是当时的

一个有地位有声望的人，他就指责过孔子。至于那些没有记

下来的人，还有不少。因此，君子在下位时，处境一定很困

难。等到他遇到好时机，得到君主的信任，处在一般人之

上，他的政绩就能遍于天下，天下人都喜欢他拥护他，以前

诽谤他的人，现在也跟着赞扬他了。所以君子处在上位，他

的名声就一定会显扬。

有人问：“那么听到来自上面的指责或称赞，就回过头

来从自身找原因，可以吗？”我说：这怎么可以呢？不过也

应考察这些指责或称赞来自什么人吧！那些出自好人之口

的，我就相信它；出自坏人之口的，我不相信它。如果我分

不清这是好人还是坏人，那就算了。如果有人被指责或称

赞，我一定考察那指责或称赞的话出自什么地方，不能因为

那种话多就全部深信不疑。那种指责或赞扬如果有涉及到我

的，我也不会因为那种话多而感到荣耀或惧怕。如果是不了

解我的人，骂我是盗跖，我又怎么会感到害怕呢？如果是不

了解我的人，赞我像仲尼，我又怎么会感到荣耀呢？那些熟

悉我的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，也不是我一定能了解清楚的，

总之，我一定使自己的思想行为尽量正确罢了。摇摇摇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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咸摇宜

兴王之臣，多起污贱，人曰“幸也”；亡王之臣，多死

寇盗，人曰“祸也”。余咸宜之。

当两汉氏之始，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，无他焉，彼

固公侯卿相器也。遭时之非是以诎，独其始之不幸，非遭

高、光而以为幸也。汉、晋之末，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伏墙壁

间以死，无他焉，彼固劫戮困饿器也。遭时之非是以出，独

其始之幸，非遭卓、曜而为祸也。

彼困于错乱，伏志气，屈身体，以下奴虏，平难泽物之

德不施于人，一得适其傃，其进晚尔，而人犹幸之。彼伸于

昏乱，抗志气，肆身体，以傲豪杰，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

下，一得适其傃，其死后耳，而人犹祸之。悲夫！余是以咸

宜之。

【译文】

开国之君的臣子大多出身低贱，有人说：“这是他们幸

运。”亡国之君的臣子大多死于贼寇，有人说：“这是他们

遭了祸殃。”我认为这两种历史现象都是理所当然的。

当西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王朝的初期，屠

户、商贩甚至服劳役的犯人和奴隶出来当上了公侯卿相。这

没有别的原因，他们本来就是当公侯卿相的人才。他们遇上

了政治昏乱的时代，因而不得志、受压抑，这只是起初的不

幸，并不是遇到高祖刘邦、光武帝刘秀才交上了好运的。东

汉和西晋末年，公侯卿相遭劫持、被杀戮、受困挨饿，躲藏

在断垣残壁之间死去，也没有别的原因，他们本来就是该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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劫持、被杀戮、受困挨饿的材料。他们遇上了政治昏乱的时

代因而得以官高位显，这只是他们起初的侥幸，并不是遇到

董卓、刘曜才遭到祸殃的。

那些人在政治昏乱的年代遭受困厄，志气不得伸展，委

屈己身，为奴为虏，平定战乱造福社会的高才大德不能施之

于人民，一旦得到适合施展才能实现平生志向的时机，他们

的被进用已经是太晚了，可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交了好运。

另外那些人则是在政治昏乱的年代得以出人头地，趾高气

扬，为所欲为，傲视豪杰之士，残害人民、制造祸乱的伎俩

到处得逞，一旦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，他们已经是死的太迟

了，可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遇到了祸殃，这真是可悲啊！因

此，我认为前面说的两种历史现象都是理说当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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鞭摇贾

市之鬻鞭者，人问之，其贾宜五十，必曰五万。复之以

五十，则伏而笑；以五百，则小怒，五千，则大怒；必以五

万而后可。有富者子，适市买鞭，出五万，持以夸余。视其

首，则拳蹙而不遂；视其握，则蹇仄而不植：其行水者，一

去一来不相承：其节朽墨而无文，掐之灭爪，而不得其所

穷；举之票羽然若挥虚焉。余曰：“子何取于是而不爱五万？”

曰：“吾爱其黄而泽。且贾者云。”余乃招僮火龠汤以濯之。

则遫然枯，苍然白，向之黄者栀也，泽者蜡也。富者不悦。

然犹持之三年。后出东郊，争道长乐坂扳下，马相蹅，因大

击，鞭折而为五六。马蹅不已，坠于地，伤焉，视其内则空

空然，其理若粪壤，无所赖者。

今之栀其貌，蜡其言，以求贾技于朝，当其分则善。一

误而过其分，则喜；当其分，则反怒，曰：“余曷不至于公

卿？”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。居无事，虽过三年不害。当其

有事，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，以夫空空之内，粪壤之

理，而责其大击之效，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？

【译文】

市场上有一个卖马鞭的，有人问他多少钱一根，本来鞭

子的价钱只值五十，他一定回答要五万。还价给五十，他就

弯腰大笑；给五百就小怒；给五千，就大怒；一定要给五万

他才卖。有一个富家子弟，到市场上用五万钱买了一条鞭

子，拿来向我夸耀。看看那个鞭稍，却是卷缩着不舒展。看

看那个握柄，也凹凸不平，歪斜不直。那行水的地方，一去

一来不相承接。它的节疤腐朽墨黑而没有纹路，用手指甲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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